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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基隆
顏家：重視文教
的礦業家族
陳慈玉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日治時期的「五大家族」（基隆

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

和高雄陳家）中，相異於其他四大家族

皆以大地主身分發跡，顏家的出現於臺灣

歷史舞台上，是與臺灣礦業的發展息息相

關，主要是金礦與煤礦業。顏家的事業由

顏雲年所開創，其弟國年擴展之。他們

兩兄弟都擁有雄厚的漢文根基，除了縱

橫工商業界外，在當時的詩壇亦負盛名。

一、日治時期的顏家事業

（一）金礦業

顏雲年是以承包人的身分開創其事業

的，總督府於 1896年 9月頒布實施「臺灣
礦業規則」，准許一般礦業之開採。但對於

金礦，以雞籠山為界，規劃西邊九份礦區為

礦一號，東邊金瓜石為礦二號，由「藤田合

名會社」（社長藤田傳三郎）取得九份礦

一號礦權，田中長兵衞取得金瓜石礦二號礦

權。二人皆為日軍征臺時的「御用商人」。  
當時治安並不良好，藤田組瑞芳礦山代

理所長近江時五郎走訪瑞芳警察署，希望署

長永田綱明推薦熟諳日本語而又有能力承

包採掘金礦工程的臺灣人，署長乃推薦了該

署「巡查補」兼守備隊翻譯的顏雲年。

顏雲年擴展所承包的礦區，1914年以
7年 30萬圓，分期付款的方式，終於在從
事金礦業 15年之後，取得管理全權。顏雲
年早於 1903年即與蘇源泉等人共組雲泉商

   本文係 2011年 11月 23日國史館「百年風華─臺灣五

大家族特展」系列演講（三）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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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繼續發揮以往「調進所」供應物資和勞

力的功能，業務逐漸進展，於 20世紀初期
即掌握了當時臺灣三大金山的勞工和必需

物品與器材，所以才能累積資本在 1914年
承租藤田組所有金礦。 
顏家事業進一步發展是在 1920年，臺

陽礦業株式會社成立，乃成為掌握金、煤兩

礦之一大企業，開創臺灣人在殖民地時期經

營礦業的新紀元，也是「臺灣五大家族」之

一的顏家的一象徵。

1923年雲年去世後，國年繼續乃兄之
遺志，全力開發礦區，並引進新技術，1937
年國年過世，雲年長子欽賢繼任。適逢日本

政府頒布產金法以配合急增之軍備，此為

獎勵黃金之基本法令。在獎勵產金的政策之

下，金之探勘、採掘、搗碎和冶煉等新工程

設備均可領取鉅額補助金，臺陽礦業產金量

達到顛峰，日本政府於同時期陸續在臺收購

黃金高達 70公噸，臺灣總督因此得到日皇
的頒獎。  
但隨著瑞芳地區的主脈採掘殆盡，九份

的黃金產量開始減少，包工逐漸星散，國

際貿易中斷，黃金已非交易手段。1943年
2月總督府指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收購瑞芳
礦業所的氰化廠，於是 50年前的一大金山
在戰備政治風雲的籠罩下化為廢墟。 

（二）煤礦業

顏家亦經營煤礦的開採事業。1918年
顏雲年與藤田組共同出資 100萬圓組織臺北

炭礦株式會社，藤田組擁有 60%的股權，
顏氏有 40%，昔日的礦權主與承包商關係
終於轉變為合夥關係。

兩年後（1920年），藤田組無法繼續
在臺的事業，遂將所持有的臺北炭礦株式會

社的股份，全部讓售顏雲年。雲年和賀田金

三郎、木村久太郎及林熊徵協議後，改名臺

陽礦業株式會社。顏家另擁有一公司—基

隆炭礦株式會社，此公司係顏雲年以其 59
個礦區提供給日本三井財閥而於 1918年 9
月增資成立的。 
兩大資金系統分別成立後，臺陽礦業致

力於石底礦廠之開發，決定著手敷設鐵路。

平溪鐵路的完成刺激了石底礦廠的開發，

1925年為了統制生產，於是將石底各坑的
經營委託基隆炭礦株式會社，其販賣則委託

三井物產會社，三井財閥掌握了顏家煤礦的

生產與銷售大權。 
石底和海山兩煤礦是顏家煤礦業的重

心，顏氏之所以致力於改良其生產設備，則

是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就日本的殖民政策

而言，早期鼓勵臺灣煤礦業的目的是讓臺灣

的工業燃料能夠自給自足，中期則使臺煤能

外銷華南和東南亞地區，以填補「日本煤業

帝國」的空白之處。

日本的礦業政策呼應著其政治軍事情

勢，顏國年則配合此政策，奔走各大小礦

廠，制定早於 1933年即已成立的「臺灣炭
業組合」（臺灣煤礦業公會）的各基本規

則，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強化煤礦業統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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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最初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臺灣所有

煤礦有計畫的生產，以對付來自島外大資本

的撫順煤之競爭，這也是顏氏的卓見。國年

去世後，顏欽賢繼續扮演此角色，因受戰爭

影響，所以 1937-41年臺煤生產劇增，顏家
企業宛如日正當中。

此組合在 1937年後日本統制臺灣煤炭
的政策中發揮了擴大生產的功能，如能與煤

炭商公會合作，則臺煤產銷均在殖民地政府

統制之中。就此意義而言，顏國年在日治時

期的殖民地政府和民間之間扮演著橋樑的

角色。

（三）交通運輸業

除了礦業之外，顏家亦經營交通運輸

業，最著名的是基隆輕鐵株式會社，基隆金

山本線與觀音町木山間支線的輕便鐵路，瑞

芳和金瓜石金礦之間的輕便鐵路，以及修築

瑞芳基隆間的汽車道路等，不但有助於九份

和金瓜石兩金山的發展，更增進一般民眾行

的方便。

二、顏家的橋樑角色 

顏家在基隆一帶的名望，是從橋樑角色

逐步建立起來的。雲年原本在藤田組的角色

是扮演日本管理階層和臺灣勞工階層之間

的橋樑，擔任瑞芳警察局的「巡查補」和守

備隊翻譯。

在業界方面，從大資本的煤礦公司兼併

中小資本煤礦廠的過程中，亦可以看到顏

家所扮演的橋樑角色。例如：「基隆炭礦株

式會社」在 1919年 7月經顏國年「當事務
之衝」，合併「木村礦業株式會社」；8月
收買芳川寬治所經營的「臺灣炭礦株式會

社」，實現了三井財閥多年來欲統一臺灣煤

業界的計畫，國年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日益重

要。

三、顏家對文化教育的重視

顏雲年、國年兩兄弟先後於 1921年 6
月和 1927年 9月被選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
會員。

（一）文教建設的見解

顏家非常重視學術文化教育，雲年曾促

成瑞芳公學校之開設，增築基隆公學校之校

舍，並在 1921年所舉行的評議員會中提出
他對義務教育的看法。顏國年在第八次評議

員會（1935年 6月）中再度強調對臺灣人
實施義務教育的重要性。此種「臺灣應與日

本本土平等」，而非殖民地的看法一直深入

其心。除了初級教育外，顏國年主張在各州

設一中級工業學校，南北部則各設一高級工

業學校。

（二）對子女教育的重視

顏家對教育的重視可以從國年的行動中

看出端倪。由於 20世紀初期殖民地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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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高等教育機構，所以雲年不僅將 3位兒
子送往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就讀，並讓女兒

進入京都同志社大學。國年的 10位子女亦
分別在日本和臺灣接受大學教育：長男為日

本慶應大學經濟系，次男、三男各畢業於臺

北帝國大學地質和農化系，四男就讀東京帝

國大學法科，五、六男則皆受教於日本明治

大學。

最值得稱道的是在重男輕女的傳統東亞

社會中，顏國年卻對子女的教育一視同仁，

長女顏梅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長女畢業於現

在的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次女和三女就

讀東京的日本女子大學，四女在臺北的女

子高等學院（後改名臺北女子專科學校）。

但相對於顏梅的自小留學日本，次女顏碧霞

則在基隆高等女子學校讀了四年，畢業後才

到日本女子大學文科深造。同時顏國年亦重

視子媳和女婿的教育背景，長媳婦畢業於日

本女子大學，二、三媳婦分別受教於日本御

茶水女子大學的理科和保育科，四男、六男

未婚過世，五媳婦則是當時的基隆高等女子

學校畢業；大女婿丁瑞鉠畢業於現今的一橋

大學，二女婿魏火曜是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

業，三女婿劉青和為柏林大學化學博士，四

女婿陳炳華是東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

四、顏家的婚姻安排 

周碧（自姻親而事業夥伴）在顏家姻親

中，與顏家關係最深切、最長久。其他如丁

瑞鉠、藍高川、許丙，以及謝汝銓、魏清德、

李德和和張錦燦等姻親（由於顏雲年和國年

都擁有深厚的漢文素養，又愛好詩文，所以

在當時文壇亦負盛名，也與詩友結成姻親關

係）在顏家的發展歷史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

顏雲年全家

顏國年全家攝於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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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家女子的家庭觀 

在教育並不普及的日治時期，顏雲年和

國年的女兒可以說都得天獨厚，能夠接受

到當時最高等級的教育，她們也都經過父叔

的安排而結婚，婚後都專心於家務與子女教

育，間或有長期從事社會義工者，但並沒有

擔任專職。 
以長女顏梅為例，她是日治時期第一位

擁有高等學校教師資格（學成後受聘於基隆

中學校）的臺灣女性，但仍毅然辭去教職，

以家庭為重，不但身體力行，且在《臺灣新

民報》上就改善生活問題，以日文發表〈家

庭生活要以小孩為中心〉的文章：

關於臺灣的生活改善問題，最根本的必

須改善之處就是從大家族制度的生活

中解放出來，而過小家庭的生活。但是

我認為這是時勢潮流所趨，（大家族）

自然會崩壞，並不需要特別去極力呼籲

小家庭的分立，時間將在最近的將來就

會解決。此外，雖然尚有許多必須改善

之處，可是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過

專以小孩子為中心的家庭生活。往昔

的家庭生活動輒容易流於大人本位而

犧牲小孩，今後理想的家庭生活應以小

孩為中心……盡量使大人的生活去接

近小孩的生活，這樣才可以真正投射父

母的感化……唯有自己去參與小孩的

生活，才能真正了解小孩，才是真正的

愛。（〈家庭生活は子供本位に致した

い〉，《台灣新民報》，1933年 11月
26日。）

顏梅童年是在數十人所組成的大家族生

活中度過，家中墨守男尊女卑的舊習。她

7歲時全家搬到基隆，仍然與雲年一家住在
一起。後來，12歲的她在雲年的安排下，
與雲年的幼女一起到東京留學（當時雲年的

次男、三男皆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在東京受教

育，而基隆公學校畢業的長男也進入東京的

中學），一起居住在雲年購置於東京的邸

第。

在留學期間，她與父親國年書信往來頻

繁（作者感謝其愛女丁玲兒教授的提供資

料），即使國年到歐美考察期間亦然。國年

屢屢在信中提及其弟妹的就學狀況。她學成

後則由國年安排婚姻。或許長年與父母分隔

重洋的寂寞心情（尤其是母親，因為國年常

常因公務到東京，可以見面；而母親則留守

基隆），讓她因此會感到家庭生活應該以小

孩為重心，而父母（尤其是母親）應伴隨著

子女的成長，並分享其喜怒哀樂。

再者，時代環境也促使她加強兒女的家

庭教育。當時臺灣當局開始皇民化運動，允

許臺灣人可以進入日本兒童和青少年念的

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就讀。原本臺灣人與日

本人是不可以共學的，於是如今一旦臺灣小

孩想轉學到日本人念的學校時，校方會參考

當事人的日語理解力和家庭環境，並加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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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因此顏梅為其子女的未來著想，在家中

極力去設法提高他們的日語能力與其他科

目的成績，使其子女不但能夠和日本小孩同

窗共學，更期待他們能夠超越日本學生。就

某種意義而言，成為「教育媽媽」的顏梅表

現出不輸給日本人的當時臺灣知識分子的

自負與胸懷。

進而言之，誠如顏梅的妹妹碧霞所言：

「我們那一代的婦女都是自己照顧小孩，以

家庭為重，婦女外出工作的很少。有一段時

間（按：這應該是婚前），我也想過要外出

工作，但父親勸我留在家裡照顧弟弟」。當

時的外在環境並不鼓勵婦女出外工作，尤其

是已婚婦女。而即使婚前的顏碧霞擁有高學

歷，國年仍然希望她留在家中照顧弟弟，我

們似乎可以窺伺到國年雖然讓女兒接受高

等教育，但仍持有男主外女主內的看法。

六、結論

日治時期顏家是致力於臺灣經濟現代化

最力的家族之一，由對礦業（金和煤）所做

的努力中，可以觀察出他們和日本財閥、臺

灣總督府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憑藉東北亞

區域產業網絡的建構，使家族在當時臺灣經

濟與政治社會上居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顏
家人士的行為言論中，可以了解到他們與其

說關心「國家」（日本）的前途與發展，毋

寧可以說其關懷的重心是臺灣本土，是自己

家園鄉土的基礎建設。

如圖所示，顏家接受臺灣總督府和財閥

的指示，而此指示大多來自日本政府；顏家

亦有機會向總督府和財閥建言，此建言或許

會傳達到日本政府，或許他們後來也直接與

日本政界人士相交往而有向日本當局表示

意見的管道。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和日本

財閥在對臺的政策和實際行動方面必定相

輔相成。


